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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与阿联酋结构性竞争的三重逻辑
及其区域秩序效应∗

王　 佳

摘　 　 要: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加剧,沙特与阿联酋的双边

关系正由传统的协调合作模式转向结构性竞争的新态势。 近年来,双

方在能源经济、地缘战略及国家软实力构建等关键领域的竞争几乎同

步展开。 这种竞争并非孤立议题上的偶发分歧,而是由两国转型路径

趋同与战略定位重叠所驱动的结构性竞争。 它主要包含三重逻辑:能

源逻辑以产量调控、出口策略与转型路径的主导权为轴心;地缘逻辑以

中东区域秩序的塑造与争夺为核心;软实力逻辑以体育、经济与文化外

交为手段,驱动双方构建差异化的国家品牌。 三重逻辑各有侧重,又相

互嵌套。 能源地位支撑地缘影响力,地缘布局为国家品牌提供制度平

台,软实力的国际认可度又反向增强能源与地缘博弈中的议价能力。

整体而言,结构性竞争的三重逻辑不仅重塑着海湾国家间的互动模式,

也对中东未来的区域秩序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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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权力结构深度调整、地缘政治碎片化与能源格局重塑的多重变动下,

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正经历一轮结构性重构。 长期以来,沙特与阿联酋作为海

湾合作委员会(GCC)的两大核心国家,因宗教认同、体制近似与共同安全威胁,

维持了较高程度的战略协同。 然而,近十年来,伴随地区权威性秩序的式微以及

两国国家发展路径的日益分化,这种协同关系正让位于制度性、多维度的战略竞

争格局。 但竞争的升级并未瓦解两国间深层的结构性纽带,共同的能源利益、安

全互嵌与制度关联构成了竞争的约束条件,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沙

特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从协调共谋逐渐演化为结构性竞争,成为驱动当前海湾

内部再平衡的重要变量。

这一战略分化产生于后美国中东格局中地区自主性上升、国家意志强化及

多极秩序竞争的结构背景中①。 随着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两国试图以国家主

导方式主动塑造地区秩序,并借助“能源—地缘—资本”三重杠杆实现国家发展

蓝图。 沙特的“2030愿景”与阿联酋的“2050 战略”虽方向一致,但在路径选择、

对外布局及软实力建构上形成趋同性竞争,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议题中双方都试

图建立制度性主导地位。 有学者指出,2021 年沙特与阿联酋在石油增产问题上

的冲突,已不再是技术性谈判分歧,而是反映了国家间在全球能源转型下战略定

位的深层张力②。 2021年增产冲突暴露的协调困境,在 2026年 4月 28日阿联酋

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③后演化为制度性断裂。 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安全压

力与地区博弈是直接诱因,但更深层的根源在于两国在产量配额与油市治理路

径上的长期分歧。 更为关键的是,两国还在也门、苏丹等地通过代理方式展开区

域影响力争夺,削弱了海合会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制度权威。 此外,沙特力图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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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阿联酋则着力成为“全球南方外交”中的务实

中间力量。 这种多维竞争已由传统安全与能源领域向意识形态输出、国家品牌

塑造及全球治理参与等软性权力延展,呈现出区域多极中枢化与权力分布结构

性张力的并存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重逻辑的竞争并非平行独立展开,而

是存在清晰的传导机制:能源领域的市场地位与技术优势构成地缘影响力的物

质基础,地缘战略布局为国家品牌提供安全信誉与制度平台,而软实力的国际认

可度又反向增强了能源合作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和地缘博弈中的话语权,三者相

互传导、彼此强化,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竞争体系。

基于此,本文聚焦以下核心问题:沙特与阿联酋之间为何呈现出结构性竞争

的关系特征? 这种结构性竞争在能源、地缘与软实力三个维度上遵循怎样的内

在逻辑? 其演变又将如何重塑区域合作格局,并向全球层面产生何种溢出效应?

在已有研究中,学界较多关注沙特与阿联酋的互动,相关成果大多聚焦于以

下几类视角:一是合作视角下的战略协同研究,聚焦两国在海合会框架内的合作

机制,强调其在维护地区稳定①、协调能源政策与推动经济多元化方面的协同作

用②。 二是竞争视角下的地缘与经济分歧研究,在地缘领域,阿联酋通过在非洲

之角与红海沿岸的“灵活联盟”战略规避沙特主导,凸显区域主导权竞争③;在能

源领域,已有研究揭示了两国在原油定价与新能源投资上的利益脱钩态势④。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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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有研究聚焦沙特与阿联酋在金融①、农业②等具体领域的竞争动态,涵盖中

东北非地区银行业兼并走势、特色农产品品牌塑造等议题。 三是将沙特与阿联

酋互动置于中东权力结构重塑背景中的综合研究。 此类研究强调,在多极化趋

势深化与外部干预相对弱化的背景下③,海湾国家的竞合关系正催生出一种后美

国时代的区域秩序新模型④,部分研究还引入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视角,指出

沙特与阿联酋的战略转向不仅重塑中东格局,也映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

系中谋求更大话语权与战略自主的普遍趋势,并由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

合作环境与政策走向提出了新的议题。⑤

以上研究为认识沙特与阿联酋间的竞争动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

但从研究角度而言,多数研究对两国竞争进行单一维度或议题式分析,鲜有从结

构性竞争的整合视角揭示三重逻辑同步展开的共同驱动因素及其相互传导机

制,在两国间的软实力与国家品牌建构竞争研究上仍有较大研究空间;从研究方

法而言,现有研究多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主要分析框架,学科独立性较强,而交叉

运用经济学、外交学、战略学、区域国别学、认知语言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和以阿

拉伯语文献进行解读的研究稍有不足;从研究立场和来源而言,现有研究现有成

果多以西方视角为主,本土立场与非西方学术声音有所不足。 沙特与阿联酋均

是全球南方重要力量,其竞争与合作与中国的发展利益息息相关。 因此,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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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区域国别学架构下加强对上述议题的关注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

于此,本文以结构性竞争为核心分析视角,在区域国别学框架下,综合运用国际

关系、经济学与传播学方法,结合阿拉伯、中国学者的研究,剖析沙特与阿联酋在

能源、地缘及软实力领域的竞争展开逻辑及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探究这一结

构性竞争对区域秩序重塑与“一带一路”合作环境的深远影响,以期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

一、 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博弈中的竞争性协调逻辑

沙特与阿联酋作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占据着关键地

位,其石油产量及政策调整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双方

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亦日益加剧,涵盖了石油产量控制、出口策略、市场份额争夺

以及能源战略与地缘政治布局等多个维度。

(一) 石油资源主导下的产能对比与市场竞逐

根据 2025年最新数据显示,沙特拥有全球约 15%的已探明石油储量(2􀆯672

亿桶)①,日产量约 950万桶(2023 年),位居全球第二②;阿联酋储量 1􀆯130 亿桶

(全球第六),日产量约 340万桶③。 2024年,沙特原油出口额达 1􀆯911亿美元(全

球占比 15.2%)④,远超阿联酋的 1􀆯149亿美元(9.1%)。 除地质结构的影响外,沙

特与阿联酋在石油产量、出口及市场份额上所呈现的差异主要受以下三方面

影响。

第一,投资方向与地域布局差异。 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在石油产业链上的

资本投入持续增长,但在投资方向与地域布局上呈现出显著分化。 沙特阿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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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本土能源体系的纵深开发,其资本支出从 2021 年的 319 亿美元增长至

2023年的 496 亿美元,重点包括沙特吉赞炼油厂( Jazan
 

Refinery
 

and
 

Terminal
 

Project)扩建与天然气资源开发①。 这一趋势显示沙特能源战略仍以巩固本土生

产能力与能源安全为主,投资呈现高度集中化与本土化特征。 相较之下,阿联酋

国家石油公司(ADNOC)虽亦计划于 2023~2027年间投入 1􀆯500亿美元(年均约

300亿美元)②,但其投资更侧重于国际市场的拓展。 2023年,阿联酋国家石油公

司启动了对德国与阿根廷合资公司温特夏尔迪亚(Wintershall
 

Dea)的收购谈判,

试图扩大在欧洲与拉美地区的油气资产布局③。 同时,阿联酋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马斯达尔(Masdar)迅速推进全球化扩张,其装机容量已由 2022年底的 20GW 提

升至 2024年的 50GW 以上,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北美及非洲市场④。 这表明,

阿联酋在能源投资中的地理重心更倾向于外部市场,并以并购与合作项目为主

要路径。 从结构逻辑看,沙特凭借其在原油产能和政策集中度方面的先发优势,

依托本土资源禀赋构建垂直一体化体系,而阿联酋则通过资本外延化与技术输

出寻求国际话语权。 两国投资布局的差异不仅反映出各自战略路径的分化,也

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形成了不同的影响力空间。

第二,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 沙特在能源技术研发领域明显领先于阿联

酋。 根据 IFI 专利服务公司(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CLAIMS)发布的 2023 年

全球专利 250 强排行榜,沙特阿美拥有约 16􀆯705 个活跃专利家族⑤,是中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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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唯一入榜的石油能源企业①;2024年其在美国专利授予量达 917项,位居第 33

位②。 沙特阿美在传统油气生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及人工智能与

数字化低碳技术等领域均实现了多项突破③,其技术优势依托国内外多个研发

中心、多学科高水平研发团队,以及自主创新、合作研发与国际并购相结合的

技术获取模式。 相较之下,阿联酋在石油技术创新方面尚未表现出同等规模和

深度,技术能力的不对称构成了两国能源竞争中的重要结构性变量,但也使阿

联酋更倾向于通过资本并购和国际合作弥补技术短板,形成了与沙特不同的竞

争路径。

第三,生产及出口策略的互异。 受多边贸易、多边关系、市场多样性及美国

页岩油革命等多个因素影响,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在生产及出口策略上也略有

调整,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沙特作为欧佩克内部的主导力量,长期坚持

通过协调减产来维持国际油价稳定,其庞大的产能和技术优势使其能够在油价

波动时发挥稳定市场的关键作用④。 与之相对,阿联酋则采取了更为灵活且市场

导向的策略,近年来积极寻求产量扩张,试图扩大市场份额,甚至在 2021 年欧佩

克+会议中提出增产建议,显示出与沙特减产策略的明显分歧。 2026 年 4 月,阿

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使两国分歧由组织内博弈升级为制度性脱

钩。 此种生产与出口的结构性分化不仅反映了两国在传统能源领域的竞争,也

体现出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安全、经济结构调整及国际

影响力扩展上的不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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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源战略转型中的政策目标与优先布局

全球能源转型推动沙特与阿联酋加速调整能源战略,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

两国均以多元化与低碳化为目标,但政策重点与优先事项呈现分化。

1. 能源战略的目标

2015年以后,受地缘竞争、供需平衡及国内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驱动,沙特开

始积极参与非石油能源市场。 可持续发展是沙特“2030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沙

特政府计划到 2030年实现 5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60年实现零排放①,

太阳能和氢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 尽管新能源政策使沙特在全球政治舞

台上获得了一定话语权,但一些政策评论家认为这些政治影响可能会反作用于沙

特的全球政治地位和安全。② 与此同时,阿联酋也于 2017年启动了“2050能源战

略”,该战略也是阿联酋第一个统一能源战略,以期平衡供需与环境义务,并创造

有利于增长的经济环境③。 根据该战略部署,到 2030年阿联酋至少 5%的电力来

自可再生能源,12%来自洁净煤,12%来自核能,旨在 2050年将清洁能源在总能源

结构中的占比从 25%提高到 50%,并将发电碳足迹减少 70%,采用以可再生能源、

核能和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满足阿联酋的经济要求并实现其环境目标。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双方在新能源战略中既具有共通,也存有差异。 一方

面,沙特与阿联酋都致力于提升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并对该比例分别进

行了长短期规划;另一方面,沙特的能源战略目的落脚点在于能源结构多元化、

能源转型及政治力量赋能,而阿联酋能源战略的核心则是满足阿联酋因经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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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由此可见,虽然两国能源战略整体目标都为实

现经济现代化和多元化,但沙特在能源战略中的政治诉求和考量更多。

2. 能源政策的重点和优先事项

在具体政策优先序上,两国呈现出明显分化。 沙特将非石油能源开发和出

口作为首要重点,其“2030愿景”计划将非石油 GDP 比重从 16%提高到 50%①。

为此,沙特以氢能为突破口,计划每年生产 400 万吨清洁氢②,公共投资基金

(PIF)已投资多个氢能项目③;同时,2021 年启动的沙特绿色倡议(SGI)聚焦减

排、绿化与土地海洋保护三大目标④,推动碳循环经济发展;此外,沙特还通过多

项激励措施加速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投资与研发,力争在地区能源转型中占据

先机。 阿联酋的政策重心则集中于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 近年来阿联酋在清

洁能源领域投资了 400亿美元⑤,预计到 2050年将投资超过 1􀆯600亿美元实现净

零排放⑥。 在具体路径上,一方面阿联酋通过 2021 年启动的国家水和能源需求

管理计划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计划到 2050 年将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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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建筑业能源消耗减少 40%,并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 50%①。 尽管两国都

在推进能源多元化与转型,但沙特侧重于非石油出口的开拓,阿联酋更聚焦于能

源消费端的效率提升。

3. 可持续能源发展

从国际能源治理与气候政策实践来看,可持续能源通常被界定为来源于自然

过程且能够持续补给的能源形式,具有资源可再生性与环境低影响性,其主要类型

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质能及地热能等。② 2020年以来,沙特与阿联酋都将

发展可持续能源作为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步骤,并取得了一部分成效(见表 1)。

表 1　 2011~2024 年间部分阿拉伯国家可持续能源能力 (单位: 兆瓦)

年份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约旦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卡塔尔 阿曼 科威特 也门 巴林

2011 　 13 　 　 3 　 17 2􀆯 274 　 857 　 282 　
 

39 — 　 0 　 1 1

2012 13 14 17 1􀆯 865 857 285 39 — 0 1 1

2013 128 22 17 1􀆯 895 857 288 40 　 1 3 2 1

2014 136 24 17 1􀆯 902 1􀆯 501 292 42 1 4 5 6

2015 134 24 200 2􀆯 311 1􀆯 579 298 23 2 7 60 6

2016 136 24 514 2􀆯 311 1􀆯 501 318 24 2 24 81 7

2017 354 37 635 1􀆯 594 1􀆯 497 331 24 8 25 103 7

2018 601 87 1􀆯 074 1􀆯 594 1􀆯 499 347 24 26 46 253 7

2019 1􀆯 936 112 1􀆯 374 1􀆯 594 1􀆯 500 368 24 76 97 254 10

2020 2􀆯 334 412 2􀆯 088 1􀆯 594 1􀆯 509 382 24 179 97 258 11

2021 3􀆯 003 442 2􀆯 460 1􀆯 594 1􀆯 530 482 824 205 97 258 22

2022 3􀆯 606 843 2􀆯 615 1􀆯 599 1􀆯 557 1􀆯 167 824 705 114 264 48

2023 6􀆯 075 2􀆯 988 2􀆯 638 1􀆯 599 1􀆯 557 1􀆯 297 1􀆯 699 722 114 290 59

2024 6􀆯 144 4􀆯 743 2􀆯 725 1􀆯 599 1􀆯 557 1􀆯 297 — 722 114 410 69

资料来源: IRENA,
 

Renewable
 

Capacity
 

Statistics
 

2025,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bu
 

Dhabi,
 

Marc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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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能源发展现状来看,沙特与阿联酋都是拥有充足太阳能资源和少

量风能资源的国家。 阿联酋虽起步较晚,但当前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方面已

处于中东阿拉伯国家领先地位。 2019年后,沙特开始加快该领域的发展,增长率

达到了 375%,增长速度快于阿联酋。 根据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的估计,2021 年

至 2025年间,可再生能源将占沙特所有电力项目价值的 22%,而阿联酋这一比

例为 8%。① 在可预见的未来,沙特将进一步缩小与阿联酋在可持续能源能力上

的差距,两国也将在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地区可持续能源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

沙特与阿联酋在可持续能源发展上的竞争动态还体现在龙头企业层面。 沙特的

阿克瓦电力公司(Acwa
 

Power)拥有超过 42吉瓦的电力项目,而阿联酋马斯达尔

在与阿布扎比国家能源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Energy
 

Company)及阿联酋国

家石油公司建立新伙伴关系后,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扩大至 23 吉瓦。② 两家企

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域外市场展开激烈竞争,沙特可持续能源企业实力正

在不断增强,大企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可持续能源的整体发展。 此外,根据

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Arab
 

Petroleu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数据,沙特在可持

续能源领域的计划投资额居中东首位(约 600 亿美元),但阿联酋凭借马斯达尔

公司的国际化布局和高效执行力,实际投资额略超沙特,体现出先外后内的务实

策略与全球化视野③;沙特则依赖 NEOM 等超大型项目,高技术门槛与长建设周

期限制了短期产出④。 两国投资策略的分化为中国“一带一路”新能源合作带来

差异化机遇,即沙特氢能项目与中国清洁能源装备需求高度契合,阿联酋则通过

马斯达尔在沿线国家的布局为中国企业提供灵活的技术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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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体系重构中的角色分化与竞争演进

1. 全球能源市场的旧秩序

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传统格局中,沙特凭借全球约 17%的石油储量、多元化的

出口渠道、庞大的过剩产能以及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确立了无可挑战

的市场影响力。① 这一影响力主要通过欧佩克实现,沙特凭借其在欧佩克内首屈

一指的储量与产能优势,长期扮演浮动产油国角色,通过灵活调节产量平抑市场

波动;加之其亲美立场与大规模对外经济援助,逐步确立了在欧佩克内的主导地

位,深刻塑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运行规则。

2. 全球能源市场的新态势

随着全球能源变革进程的加速,全球能源市场的旧秩序正向新态势转变。

一方面,沙特在全球能源市场仍具较大优势。 标准普尔②全球副主席丹尼尔·耶

金(Daniel
 

Yergin)指出,沙特将继续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发挥关键作

用,尤其在氢能领域前景广阔。③ 沙特维持主导地位的路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

是以“2030愿景”、可再生能源项目(NREP)及购电协议(PPA)为代表的战略政

策体系,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和私营部门参与;二是通过监管改革和投资保护措

施完善法律框架,优化营商环境;三是成立沙特阿拉伯投资总局(SAGIA),简化

投资流程,有效提升了外国投资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阿联酋逐步引领新能源发展之路。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

扎耶德在第 17届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表示,阿联酋已在全球 40多个国家投资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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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5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① 在过去十年中,阿联酋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全

球领导者,其主要路径包括:通过在国内外开发多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建构国际话

语权;加强全球投资,在 25个国家的 49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超过 120 亿美

元;大力发展可持续能源技术,以马斯达尔为代表推动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这些举措使阿联酋初步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生态系统,在确保本国可持续发

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

然而,这种竞争并非没有边界,其强度始终受到若干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首

先,欧佩克+框架构成了两国能源博弈的制度性约束。 沙特与阿联酋虽在产量配

额分配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深知,单方面增产举措一旦付诸实施,必将对国际

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与双方在欧佩克框架内维护价格稳定的共同利益相悖。

2023年石油收入仍分别占沙特和阿联酋政府财政收入的约 62%②和 30%③,这一

财政关联性使得双方在竞争中始终保留政策协调的底线。 其次,两国在亚洲市

场的客户结构高度重叠,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同时是沙特和阿联酋最大的原

油出口目的国,恶性价格战只会导致两败俱伤,这种市场互嵌客观上迫使双方在

出口策略上维持竞争性协调而非“零和博弈”。 再次,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两国的

产业优势呈现互补性,沙特在氢能生产技术和大型项目开发上具备规模优势,而

阿联酋通过马斯达尔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分销与投资网络,双方在绿

色能源供应链上存在潜在的协作空间。 因此,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领域的结构

性竞争始终在制度约束、市场互嵌与产业互补的多重框架内运行。 竞争本身驱

动着双方效率的持续提升,而上述结构性因素则为其划定了不逾越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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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由此形成一种有界竞争的动态均衡格局。

二、 沙特与阿联酋在地缘竞争中的可控性分化逻辑

如果说能源领域的竞争为沙特与阿联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杠杆,那么

地缘战略层面的博弈则是两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区域主导权的关键环节。 尽管

过去十年两国合作是中东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但在部分关键议题上竞争点和

分歧日益凸显。

(一) 多重博弈格局下的海湾战略分流与角色重塑

在大多政治战略问题上,沙特与阿联酋都保持了步调一致,但在部分议题上

也显现了地区冲突竞争之势,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也门。 英国伦敦查塔姆研究

所中东和北非项目研究员法雷亚·穆斯利米(Farea
 

Al-Muslimi)指出,沙特与阿

联酋之间的矛盾已超出也门范畴,折射出两国在该地区更深层的战略分歧,而也

门不过是这一竞争关系最集中的体现。① 也门地处曼德海峡入口,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2015年沙特领导联军军事干预也门,旨在击败胡塞武装并遏制伊朗地区

扩张。 然而,阿联酋自 2018年起重新调整战略,将自身利益置于联盟利益之上,

开始实施“一系列港口”战略。② 这一战略实施使得沙特与阿联酋利益产生分歧,

从而导致了两国在也门地区的竞争③,阿联酋的“一系列港口”战略聚焦于也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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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港口及其周边地区①,通过军事设施建设与地方武装训练强化对亚丁湾至

非洲之角海上通道的控制;沙特则将战略重心集中在红海沿岸②,以确保这条海

上走廊的安全,服务于其打造全球旅游和物流中心的更广泛雄心③。 而阿联酋在

也门南部独立中扮演的作用与角色无疑损害了沙特在也门主要盟友的利益,也

可能破坏沙特在红海的战略部署,使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沙特与阿联酋对以色列的不同态度也加剧了彼此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自

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来,阿联酋与以色列经济关系迅速升温,双边贸易

额到 2022年已达 25亿美元,并签署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首个自由贸易协

议。④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在推动地区和平方面做出了诸多外交努力,但沙特迄

今仍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早在 2002年,沙特在《阿拉伯和平倡议》中

就明确表示,只有在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前提下,才可能承认以色列。

这一立场不仅反映了沙特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长期支持,也与其深厚的历史

身份认同密切相关。 这一差异化定位使沙特在地区政治与经济博弈中处于相对

劣势———阿联酋已率先迈出正常化步伐,沙特却因此在战略竞争中承受更大

压力。

沙特与阿联酋在对外战略自主性上的差异,也日益成为双方地缘政策分歧

的重要表现。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日益强调外交自主性,试图摆脱

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推动多元化外交,而阿联酋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系仍然十

分牢固。 阿联酋不仅是美国主要武器进口国和中东地区最大美国产品出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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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还积极参与美国领导的多项军事行动,截至 2024 年 3 月,约 5􀆯000 名美军常

驻阿联酋①。 与此同时,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推动国家愿景与经济多元化的关键合

作伙伴,但策略取向有所不同。 沙特更强调以中国合作推动战略自主和国家重

塑,在吉赞港建设中引入中国港湾工程公司②,并陆续开通达曼至宁波等中国港

口的集装箱航线③。 阿联酋则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既深度绑定美国安全框

架,又通过哈利法港 35年特许经营权等方式积极吸引中国投资。④ 这种对全球

大国关系的策略性利用也成为双边竞争的组成部分。

此外,在苏丹议题上,沙特与阿联酋也呈现出较大分歧。 自 2023年 4月苏丹

陷入血腥冲突以来,两国作为外部参与者发挥着重要但方向不同的作用。 苏丹

是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桥梁,两国都将这场冲突视为巩固其区域影响力的机会。

2019年前总统巴希尔下台后,两国利益曾趋向一致,但战略目标的分化导致竞争

日趋突出。 据《外交政策》网络报道,沙特与埃及合作支持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而阿联酋则通过准军事瓦格纳集团支持无国界部队。⑤ 这一局面进

一步改变了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加剧了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紧张态势。

(二) 多元动因视角下的地缘扩张与演变逻辑

沙特与阿联酋的竞争关系并不是一个长期、固定的状态,它受历史文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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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地缘环境以及自身战略定位等因素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

征。 当前两国地缘政治竞争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从历史因素看,尽管沙特与阿联酋在多个战略领域保持合作,但两国间的竞

争性深植于地缘格局与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因素中。 《吉达条约》中的边界争端至

今悬而未决①;20世纪中期沙特曾干预并阻止阿联酋—卡塔尔海上堤道和管道

项目②;2009年阿联酋突然退出海合会货币联盟计划,沙特随后短暂关闭两国边

境以示抗议③。 这些历史片段表明,两国间的张力具有深远的制度性根源,也成

为当下双边互动与外交决策中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量。

从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看,两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氢能开发及能源

技术创新领域的激烈角逐,其地缘效应同样值得关注。 围绕关键物流节点和转

运通道的控制权,沙特依托红海新城和吉赞港打造全球物流枢纽,阿联酋则以杰

贝阿里港和哈利法港为支点,构建辐射印度洋和东非的航运网络。 物流中心建

设已成为两国推进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双方在海运和物流领域的竞争持续

升温,并在此过程中各自寻求借力中国在海湾与红海地区日益深化的经济参与,

从中谋取战略空间。

从国家内在发展战略因素看,国家愿景战略的重合是造成沙特与阿联酋在

地缘政治博弈竞争的另一重要因素。 如前文所述,沙特“2030 愿景”以经济多元

化、社会活力与国家雄心为三大支柱,其涵盖领域与阿联酋战略高度重叠。 阿联

酋也拥有经济愿景和战略,其愿景不仅对其本国公民,而且对阿拉伯地区的许多

其他国家都极具吸引力,2023年阿拉伯青年调查显示,阿拉伯地区青年连续第十

二年将阿联酋列为他们最想居住的国家,同时将其列为本国最应效仿的榜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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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① 随着沙特和阿联酋的发展战略开始在同一领域展开竞争,以及阿联酋的崛

起挑战了沙特的领导角色理念,这些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不可避免地促使两国

国家利益产生冲突,其效应不仅局限在海湾地区,还会延伸至世界其他地区。

综上可知,沙特与阿联酋的地缘竞争主要着眼于中东域内,其核心围绕地区

影响力与国家经济利益的争夺,在手段上以代理人冲突和势力扩张为主要形式。

然而,这种竞争始终受制于两国在安全架构和制度框架中的深层互嵌。 无论是

在也门、苏丹的代理博弈中,还是在各自对大国关系的策略运用上,双方的角力

都未突破海合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共同安全底线,由此呈现出竞争激烈却大体

可控的结构性特征。 伴随两国转型进程的持续推进,地缘竞争还将不断演化,但

上述约束条件也将继续界定竞争的边界与强度。 与此同时,地缘战略布局所积

累的制度平台与安全信誉,也为两国在软实力领域的品牌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现

实支撑。

三、 沙特与阿联酋在品牌竞争中的差异性共生逻辑

能源实力奠定经济基础,地缘布局确立战略纵深,而软实力竞争则是沙特与

阿联酋将上述优势转化为国际认可度和话语权的最终环节。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

息爆炸的时代,国家品牌对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作用十分明

显,其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声誉,还直接影响到其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沙特和阿联酋都在努力打造和维护其国家品牌,但采

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对于国家品牌而言,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其构建的语境,

其核心逻辑是突破原有外交主体与范围,以软实力资源整合的形式完成跨文化

交际与传播②。 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都聚焦于公共外交领域,通过体育外交、经

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改善国际形象并增强国际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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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育赛事运营与体育国家形象塑造

长期以来,体育与政治一直是相互交织的两个领域,一方面,体育是民族团

结精神动力,是推进国家建设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通过体育,也可实现控制社

会秩序、进行殖民统治、追求政治权利等目的。① 当前,沙特与阿联酋都意识到体

育外交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双方也都积极推动国际足联世界杯等顶级赛事,这

也表明了两国在提高国际认可度和吸引全球关注的战略意图,希望以这些活动

为契机刺激国家经济,并借此成为该地区的娱乐中心。 根据人权监督机构格兰

特自由(Grant
 

Liberty)②的报告,2016年至 2021 年,沙特在体育活动上的支出已

超过 15亿美元,其中包括赛车、格斗、摔跤、网球、足球、高尔夫等多项运动。 与此

同时,阿联酋也在致力打造全球体育中心,并已举办过多项备受瞩目的体育赛

事,包括迪拜世界杯、阿布扎比大奖赛和迪拜七人制橄榄球赛等。 虽然两国都将

体育外交作为当前国家品牌的建构方式之一,但二者在战略动机、施行措施上也

呈现出不同表征。

从战略动机上看,体育外交是沙特“2030 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

展与“2030愿景”战略的时间线重合,而“2030愿景”的核心目标则是巩固沙特在

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将沙特定位为全球投资强国,同时实现经济和

收入多元化。③ 作为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沙特体育外交战略既是对沙特长期战

略利益的投资,也是对沙特统治政权长寿的投资,其战略动机以政治考量为主。

而阿联酋则是将体育外交作为其更广泛的经济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有学者认

为,“迪拜的做法涉及一种吸引力游戏,旨在吸引游客和航空过境旅客前往该

国———只需考虑一下阿联酋航空的足球衫赞助计划就足以说明这一点。”④而这

也显现了阿联酋在体育外交中的主要考量因素是其经济发展。 此外,阿联酋体

育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如建立阿联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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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足球联盟、阿布扎比女子跑步赛和迪拜女子自行车巡回赛等举措。 相关举措

有助于为女性创造新的体育机会并打破地区性别成见,也使阿联酋与沙特的体

育外交形成差异。

从施行措施上看,沙特将目标瞄准了足球明星和高调的赛事。 2022 年底,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ristiano
 

Ronaldo)
 

转会至沙特俱乐部阿尔纳斯尔
 

(AlNassr),2023 年,卡里姆·本 泽 马 ( Karim
 

Benzema) 和 恩 戈 洛·坎 特

(N􀆳Golo
 

Kanté)等球星加盟沙特俱乐部阿尔伊蒂哈德(Al-Ittih􀅠d),极大提升了

沙特的国际关注度。 沙特的体育布局还延伸至赛车和高尔夫领域。 阿联酋的

做法则更为多元化,超越传统体育进入赛马、赛车等小众运动,注重展示综合

赛事承办能力。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阿布扎比于亚斯岛举办了终极格斗锦

标赛的“格斗岛”系列赛,在几乎所有国际赛事停摆的背景下彰显了政策的韧

性和灵活性。

(二) 经济外交转型与跨国资本布局实践

经济外交通常包括对外援助、经济合作和经济制裁三种形式①,当前沙特与

阿联酋的经济外交实践主要集中在前两者,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从对外援助来看,沙特与阿联酋都具备援助金额大、以双边形式为主、援助

对象多为伊斯兰国家等共同特征②,但沙特在规模上明显领先。 1996~2019年间

沙特向 83个国家提供了超过 924亿美元援助,其 20年间的援助额超过了阿联酋

1971~2016年间累计总额,援助规模位列世界第六③。 这一差异源于沙特近年来

在防范外部政治和安全风险方面的战略调整,2014 年以后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

背景下,沙特援助规模不降反增,证实了其对外援助与石油收入之间的非关联

性。 2016年“2030愿景”提出后,沙特对外援助进一步细化为战略性援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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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三类,有力配合了其内政外交政策。

在经济合作领域,阿联酋的整体优势至今仍较为突出,但沙特近年来对外贸

易政策的持续调整,已开始蚕食这一优势。 对阿联酋而言,经济外交向来是其对

外战略的重心所在,“2021 年愿景”和“2071 年百年计划”的推进,在很大程度

上也有赖于此。 根据《2024 年世界投资报告》,阿联酋是 2023 年中东和非洲吸

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一数字较 2022 年增长 35%,较 2019 年增长

124%。① 更为关键的是,阿联酋开始寻求独立的双边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CEPAs),先后与印度、以色列、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等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这些协议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便利化,

也加速了阿联酋的伙伴外交网络建设,使其在经济合作层面上相较沙特仍居于

优势地位。

(三) 文化叙事输出与区域认同形象塑造

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

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② 伴随着海湾地

区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外交手段也更加多样化,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沙特

和阿联酋扩大国家影响力、构建国家品牌的重要工具。

沙特将文化外交视为提升国际形象、发展战略沟通的重要工具。 沙特文化

外交已从传统的宗教事务驱动转向“2030 愿景”与“文化愿景”双重框架下的全

面重塑,核心目标是强化其作为穆斯林国家领导者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

的全球影响力。③ 具体举措涵盖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开放,2018年漫威电影 35年

来首次在沙特上映、沙特首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展和戛纳电影节,娱乐和游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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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将从 2024年的 24.6亿美元增长至 2033年的 61亿美元①;二是教育交流,目

前约 55􀆯000名沙特学生在美国学习,通过交换生等途径建立文化联系;三是传播

创新,包括建立在线阿拉伯书法平台和文化数据库等数字化手段②。 沙特文化外

交主体还包括私营部门,如素丹亲王基金会与多所世界大学和国际组织合作,从

事传播伊斯兰文化、反击负面刻板印象等活动。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

沙特的国际形象,建构了新沙特国家品牌。

与此同时,2017 年 5 月,阿联酋成立了软实力委员会 (UAE
 

Soft
 

Power
 

Council),并于同年 9 月在政府年会上推出了阿联酋软实力战略 (UAE
 

Soft
 

Power
 

Strategy),旨在通过突出阿联酋的身份、遗产、文化和对世界的贡献来提高

该国在海外的全球声誉。 该战略以提升阿联酋全球声誉为核心,涵盖经济、文

化、旅游与科学等领域的统一方向设定,致力于将阿联酋打造为地区文化艺术之

都并塑造成为现代宽容国家的国际形象,③构成了当前阿联酋文化外交的主要框

架。 而阿联酋的文化外交最突出的特征则是集中化的文化外交模式,即投入大

量精力和财力来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和知名度。 根据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

所(Elcano
 

Royal
 

Institute)的报告④,阿联酋软存在⑤指数在 120 个国家中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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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位。 “信息”“移民”和“合作”是确保阿联酋高居榜单的主要变量。 此处“信

息”指的是阿联酋在主要国际新闻机构新闻中被多次提及,例如美联社、路透社、

法新社、德新社、ITARTASS、埃菲社、安莎社和新华社等,凸显了当前阿联酋文化

外交的主要着力点。 而阿联酋采取这一模式主要是因为其人口结构中的外籍人

口比例较高,这使得阿联酋政府不得不采取集中式的文化外交模式加强不同种

族、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群体对阿联酋文化的认同感,而这一特征也让阿联酋

文化外交策略与沙特文化外交战略有所区别。

尽管两国在国家品牌建设上竞争激烈,但这种竞争同样存在明确的边界与

非零和空间。 第一,两国的品牌竞争客观上产生了“海湾认知度共升”效应。 沙

特引进足球明星、阿联酋举办 F1赛事,表面上是争夺全球注意力,但这些高调举

措共同打破了国际社会对海湾地区“石油+沙漠”的刻板印象,提升了海湾作为整

体概念在全球文旅、体育和商业版图中的能见度。 这种共同做大蛋糕的外部性

效应,使得任何一方的品牌成功都间接惠及另一方。 第二,在实际运营层面,两

国的文旅与体育产业已形成客源互导的协同关系,前往迪拜的国际游客往往将

沙特列为下一站目的地,而沙特举办的国际赛事也为阿联酋航空枢纽带来了可

观的过境客流,这种产业链层面的互补使得双方的软实力投资并非纯粹的零和

博弈。 第三,在国际多边场合,沙特与阿联酋需要协调立场以维护海湾国家的整

体话语权,无论是在联合国人权审议、气候谈判还是金砖合作机制中,任何一方

遭受的国际形象损害都可能波及另一方,这种声誉上的连带效应,促使两国在相

互竞争的同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叙事默契。 因此,沙特与阿联酋在软实力维度

的结构性竞争以差异化定位为基本路径,沙特侧重政治与宗教叙事重塑,阿联酋

侧重经济与技术治理形象,而品牌认知的外部性效应、产业链互补以及国际声誉

的关联性则构成了竞争的约束条件,使这一领域的博弈呈现出竞争性共存而非

替代性对抗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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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沙特与阿联酋竞争演化的区域与全球影响

(一) 区域层级的影响

沙特与阿联酋的持续竞争,既对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集体决策能力产生影响,

也使海湾内部博弈逐步从域内延伸至周边国家。 海合会自 1981 年成立以来,长

期在沙特主导下承担区域协调功能,但两国分歧的公开化已使这一机制日益形

式化。 2009年,阿联酋以货币联盟央行选址利雅得为由单方面退出,为两国在海

合会框架内的博弈埋下伏笔。 此后,沙特绕开海合会框架与伊朗达成和解,阿联

酋与巴林单方面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正常化协议,均绕开海合会的集体商议程

序。 重大外交决策的单边化趋势日趋明显,海合会逐渐退化为一个背书平台,而

非协调机构。① 而这一机制弱化的后果也影响了其他海合会国家,卡塔尔、阿曼

等其他成员国也加速发展各自的独立外交路线,组织内部的政策协同能力进一

步被稀释。②

也门战争与苏丹内战是海合会政策协同机制退化的集中体现。 两国最初以

联合阵线介入,但随着战事演进,沙特着力维护也门的统一中央政权,阿联酋则

转而扶持也门南部分离势力以控制战略港口。 2025 年 12 月,沙特主导的联盟对

也门穆卡拉港发动空袭,目标直指从阿联酋运来且据称是供南也门分离武装使

用的武器装备,阿联酋随后宣布撤出在也门的剩余军事人员。③ 苏丹内战中,沙

特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并主导吉达和谈,阿联酋则被广泛指认为向快速支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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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援助,苏丹内战由此成为海湾地缘博弈向红海西岸延伸的又一场域。① 这些

代理冲突的共同后果是,有效的区域多边协调持续缺位,冲突长期化的代价由当

地民众和周边国家共同承受。

这一竞争逻辑的影响并不止于具体冲突。 两国在红海沿岸与非洲之角竞相

争夺港口控制权与战略支点,进一步挤压了区域多边合作的空间,同时也为美

国、中国、土耳其等域外行为体提供了战略楔入的机会。 红海走廊的安全治理也

因此陷入多方布局、无人主导协调的困境,区域秩序的碎片化程度持续加深。

(二) 全球层级的影响

在能源领域,沙特与阿联酋的利益分歧已对欧佩克+的减产机制构成持续压

力。阿联酋近年来大幅扩张产能,多次要求提高配额,并于2021年公开威胁退出欧佩

克+,最终以获准配额上调作为留守条件。②这一博弈暴露了两国目标之间的深层矛

盾,即沙特需要高油价以平衡财政,阿联酋则倾向于在需求见顶前尽快变现储量。

两种逻辑在同一个减产框架内难以长期共存。 而这一裂痕已有现实印证,欧佩克+

自 2025年起逐步松动减产协议,国际油价随之跌至四年低点,各方上游投资预期普

遍下调③。 如果这种松动持续,沙特一旦承压增产,伊拉克、阿联酋等成员跟进的

可能性将大幅上升④,欧佩克+作为价格协调机制的实质效力或将进一步空心化。

在地缘领域,两国在红海沿岸与非洲之角的前沿布局已产生跨区域的连锁

效应。 巴布曼德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咽喉之一,约 10%至 12%的海上贸易

经此通过,两国在也门、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等地争夺港口与军事节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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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着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性。 有研究指出,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的竞争

性介入,已将海湾国家之间的竞争延伸至这一区域。①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亦指

出,沙特与阿联酋在红海沿岸分别构建港口与安全网络,使区域安全治理难以形

成合力,为域外行为体的战略介入提供了条件。②

在软实力领域,两国的竞争已在国际排名上有所体现。 两国争相举办世界

级活动的竞争已在国际认知层面留下可量化的印记。 据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

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全球软实力指数》统计,阿联酋软实力排名从 2020

年的第 18位攀升至 2025年间的第 10 位,沙特同期从第 26 位升至第 20 位。 这

一跃升与阿联酋承办世博会(Expo
 

2020)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八次缔约方大会 ( The
 

28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沙特主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等一系列高知名度国际会议密切相关。③

观察研究基金会中东中心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竞争性的软实力提升,已逐步

打破了国际社会长期将中东国家定格为资源出口国或冲突发生地的固有印象,

使海湾国家开始以治理范本和全球议题塑造者的姿态进入国际视野。

五、 结语

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地缘战略与软实力领域的竞争态势,并非三个孤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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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的平行博弈,而是由国家转型路径趋同所驱动的结构性竞争在不同维度上

的同步展开。 三重逻辑之间存在清晰的传导链条。 能源市场地位构成地缘影响

力的物质基础,地缘战略布局为国家品牌提供安全信誉支撑,而软实力的国际认

可度又反向增强了两国在能源谈判和地缘博弈中的议价能力。 正是这种相互传

导与彼此强化的关系,使得两国的竞争呈现出“三维联动”的整体特征,而非各自

为战的碎片化分歧。 2026年 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是这一竞

争在能源维度上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也可能向地缘与软实力领域延伸。 与此

同时,每个维度的竞争都受到特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能源领域的欧佩克+框架

与市场互嵌、地缘领域的共同安全威胁与制度约束、软实力领域的品牌外部性与

声誉关联,这些约束条件使竞争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内,未演化为全面对抗。 但

阿联酋的退出也说明,这些约束并非一成不变。 当国家转型的需要超出既有制

度的承载能力时,原有约束就可能被打破或重新调整。

这种结构性竞争既为海湾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治理创新注入了动力,也因也

门、苏丹等冲突中的立场分歧、红海地区的地缘摩擦以及国家品牌建设中资源的

重复投入而积累了不稳定因素。 未来,两国有望在结构性竞争与功能性协调相

结合的动态模式中寻求平衡,借助区域合作基金、联合创新平台和多边机制缓解

治理分化,巩固合作基础。 沙特“2030 愿景”已迈入第三阶段执行与交付的高峰

期,阿联酋的长期战略部署也在同步推进,两国能否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与金

融枢纽建设上形成互补而非重复布局,将直接影响未来海湾秩序的稳定性。 这

一结构性竞争关系的演进不仅正在重塑海湾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也对全球能源

安全、“一带一路”倡议及跨区域合作产生着广泛影响。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化

对沙特与阿联酋竞争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新动向,

包括数字治理、绿色金融等新兴议题。 通过考察区域外行为体的协调作用,为理

解中东区域秩序的动态演变提供更为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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